
這是
http://tve.npust.edu.tw:8080/brilliant/npust/year4/web3/doc/%E5%9B%9B%E3%80%81%E6%95%99%E6%9D%90%E7%B7%A8%E7%BA%82%E5%88%9D%E7%A8%BF-
2.%E4%BB%A3%E8%A1%A8%E4%BD%9C-
%E5%82%B3%E7%B5%B1%E6%88%B2%E6%9B%B2%E5%B0%8F%E8%AA%AA%EF%BC%9A%E9%81%B8%E5%BF%97%E6%80%AA%E9%81%B8.doc	的
HTML	檔。
G	o	o	g	l	e	在網路漫遊時會⾃動將檔案轉換成	HTML	網⾴。

四、教材編纂初稿

（二）代表作：	

傳統戲曲小說--志	怪	選	讀	

【題解】
				文人將談神說鬼當作若有其事而加以抒寫，即是從魏晉時代開始；故自魏晉以後，神鬼之演述便成為小說中的一個重要部門。

			《搜神記》一書，為晉人干寶編撰，是「志怪小說」名著之一，在中國小說史上占有舉足輕重之非凡地位。

	 	 	 	 歷代對於《搜神記》一書卷帙之記載，說法不一，或言三十卷，或言二十卷。現在通行的《搜神記》為四庫總目著錄的二十卷本，並非原
書，大約為後人從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太平御覽》諸書中輯錄佚文而成。所以，魯迅先生（《中國
小說史略》）稱之為「一部半真半假的書」。

	 	 	 	 《搜神記》一書多見神祇靈異人物之變化，也有神仙五行內容，偶有與釋氏相關之言論。雖然內容多述神鬼，但不少篇章其實是通過神鬼
之題材，而反映古代社會中人民對於不合理的政治、社會事件所表達的不滿、諷刺、批判與反抗，進而透露對幸福生活、清明社會的嚮往與追
求。如〈吳王小女〉、〈韓憑夫婦〉、〈李寄〉、〈三王墓〉等篇，均具有積極的寫實意義。

				〈三王墓〉一文乃藉干將、莫邪所鑄雌雄二劍，導出古代君王草菅人命之無道，干將盡己之「忠」，赤比為父報仇之「孝」，客為赤比完
成報仇心願之「義」，並進而發揚「輕生死、重然諾」之高尚人格；同時故事中互為恩仇之楚王、赤比、客等三人，死後同穴而葬，更具有
「泯恩滅仇」之深度反省。	
	

				〈陽羨書生〉是很有想像力的一個故事，但並非原創，它更早的版本是東晉《靈鬼志》裡的〈道人幻術〉；但〈道人幻術〉也非原創，而是
綜合了《譬喻經》和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裡的兩個故事或觀念而成。

　　在《譬喻經》裡，有一個故事說：「昔梵志作術，吐出一壺，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。梵志少息，女復作術，吐出一壺，中有男子，復與共
臥。梵志覺，次第互吞之，柱杖而去。」

　　而在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裡則說：「佛苦行時白毫毛內放百萬光，於其光中，現化菩薩，皆修苦行。菩薩不小，毛亦不大。」這兩部書都是
佛教經典。（參見唐朝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﹔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）

　　	在〈道人幻術〉裡，主角是一個「外國道人」，但在這篇〈陽羨書生〉裡，主角已變成了「中國書生」，從這種演變可以清楚看出，當時
中國如何涵攝印度佛教的觀念和想像力，並將佛教本土化的一個過程。	

【作者】
　	 	 干寶，字令升，其先新蔡人。干寶之所以從事《搜神記》之編纂工作，主要是受到兩件發生在他生活周遭事件的刺激與影響，其一是「父
婢」事件，其二是其兄「死而復生」事件。《搜神後記》卷四「干寶父妾」條嘗載錄其事云：

			 	 	 	父瑩，有嬖妾。母至妒，寶父葬時，因生推婢著藏中。寶兄弟年小，不之審也。經十年而母喪，開墓，見其妾伏棺上，衣服如生。就視
猶煖，漸漸有氣息。輿還家，終日而蘇。云寶父常致飲食，與之寢接，恩情如生。家中吉凶，輒語之，校之悉驗。平復數年後方卒。寶兄嘗病
氣絕，積日不冷。後遂寤，云見天地間鬼神事，如夢覺，不自知死。

《搜神記》序亦云：「今之所集，設有承於前載者，則非余之罪也；若使採訪近世之事，茍有虛錯，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。及其著述，
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。」

				因為干寶確信神鬼之存在，因此便以「著史」的筆法編著《搜神記》一書。	

		吳均（西元四六九年──五二○年），字叔庠，吳興故鄣人，家世寒賤，但他為人好學，亦頗具俊才，善於寫文章。《梁史》本傳云：「文體清
拔有古氣，好事者效之，號為『吳均體』。」吳均於天監初年曾任吳興主簿，並兼建安王偉之記室，後除奉朝請，因撰寫《齊春秋》不就，而
被免職。後復得召撰寫《通史》，但〈本紀〉只有草稿，只完成〈世家〉，〈列傳〉未就而遽卒。

				吳均所著小說不少，語多怪誕，可是只有《續齊諧記》流傳。	

三王墓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干寶《搜神記》卷十一
				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欲殺之。劍有雌雄，其妻重身，當產，夫語妻曰：「吾為王作劍，三年乃成；王
怒，往必殺我。汝若生子是男，大，告之曰：『出戶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劍在其背。』」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。王大怒，使
相之，劍有二，一雄一雌，雌來雄不來。王怒，即殺之。

				莫邪子名赤比，後壯，乃問其母曰：「吾父所在？」母曰：「汝父為楚王作劍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殺之。去時囑我：『語汝
子：出戶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劍在其背。』」於是子出戶南望，不見有山，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，即以斧破其背，得劍。
日夜思欲報楚王。

http://tve.npust.edu.tw:8080/brilliant/npust/year4/web3/doc/%E5%9B%9B%E3%80%81%E6%95%99%E6%9D%90%E7%B7%A8%E7%BA%82%E5%88%9D%E7%A8%BF-2.%E4%BB%A3%E8%A1%A8%E4%BD%9C-%E5%82%B3%E7%B5%B1%E6%88%B2%E6%9B%B2%E5%B0%8F%E8%AA%AA%EF%BC%9A%E9%81%B8%E5%BF%97%E6%80%AA%E9%81%B8.doc


	 	 	 	 王夢見一兒，眉間廣尺，言欲報仇。王即購之千金。兒聞之，亡去。入山行歌。客有逢者，謂：「子年少，何哭之甚悲
耶？」曰：「吾干將莫邪子也。楚王殺吾父，吾欲報之。」客曰：「聞王購子頭千金，將子頭與劍來，為子報之。」兒曰：
「幸甚。」即自刎，兩手捧頭及劍奉之，立僵。客曰：「不負子也。」於是屍乃仆。

	 	 	 	客持頭往見楚王，王大喜。客曰：「此乃勇士頭也。當於湯鑊煮之。」王如其言。煮頭三日三夕不爛	。頭踔出湯中，躓目
大怒。客曰：「此兒頭不爛，願王自往臨視之，是必爛也。」王即臨之。客以劍擬王，王頭隨墮湯中；客亦自擬己頭，頭復墮
湯中。三首俱爛，不可識別。乃分其湯肉葬之。故通名三王墓。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。	
	

陽羨書生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吳均《續齊諧記》	
	 	 	 	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，遇一書生，年十七八，臥路側，云腳痛，求寄鵝籠中。彥以為戲言，書生便入籠，籠亦不更
廣，書生亦不更小，宛然與雙鵝並座，鵝亦不驚。

	 	 	 	彥負籠而去，都不覺重。前行息樹下，書生乃出籠謂彥曰：「欲為君薄設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，
奩子中具諸餚撰，酒數行，謂彥曰：「向將一婦人自隨，今欲暫邀之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又於口中吐一女子，年可十五
六，衣服綺麗，容貌殊絕，共坐宴。俄而書生醉臥，此女謂彥曰：「雖與書生結夫妻，而實懷怨，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，
書生既眠，暫喚之，君幸勿言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三四，亦穎悟可愛，乃與彥叙寒溫。
書生臥欲覺，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，書生乃留女子共臥，男子謂彥曰：「此女雖有情，心亦不盡，向復竊得一女人同
行，今欲暫見之，願君勿洩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，年可二十許，共酌：戲談甚久，聞書生動聲，男
子曰：「二人眠已覺。」因取所吐女人，還納口中，須臾，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：「書生欲起。」乃吞向男子，獨對彥
坐。然後書生起謂彥曰：「暫眠遂久，君獨坐，當悒悒耶？日又晚，當與君別。」遂吞其女子，諸器皿悉納口中，留大銅
盤可二尺廣。與彥別曰：「無以藉君，與君相憶也。」

				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，以盤餉侍中張散，散看其銘題，云是永平三年作。	
	

【注釋】
重身		ㄔㄨㄥˊ		ㄕㄣ		女子懷孕。

語				ㄩˋ		告訴。本文亦可作「交代」解。

汝				你。

背				樹幹。

將				拿著，帶著。

相				音ㄒㄧㄤˋ，檢查，察看。

石砥		堂柱的底座。砥音ㄉㄧˇ，平也，均也。故可作為平穩之底座。

報				向某人報仇。

眉間廣尺		兩眉之間的距離有一尺一之寬，形容赤比之長相奇特。

購之千金		懸賞一千金購買赤比的頭顱。漢制，一斤金為一千金，亦即一萬錢。

亡				逃亡。

立僵		人死後屍身不倒，此多因死不瞑目或尚有未了心願之故。僵亦作「殭」。

負				辜負，欺騙。

湯鑊		煮開水之大鐵鍋。湯者開水，鑊音ㄏㄨㄛˋ。本文所指乃秦漢時代鑊烹之刑，將受刑之人納入鑊中而烹之。

踔				音ㄓㄨㄛˊ，踰也，躍也。指赤比之頭跳出鍋外，掉落地面。

躓目		瞪大眼睛怒視著。或疑「躓目」應作「瞋目」，亦怒眼圓睜之意。

擬				比劃。本文引申為「刺殺」之意。

宛然		猶言「依然」。即依照事物之狀態情況而宛轉隨之，如同俗語「照樣-----」「一樣-----」。

薄設		請人吃飯，謙稱指有粗茶淡飯。薄者，味淡也。

銅奩子		銅製的盛物之器具。奩音ㄌㄧㄢˊ，漢代盛物器具多種，形式不一，但通稱為「奩」。

數行		來回敬酒數次。

向				之前，早先。

俄而		一會兒。

敘寒溫		閒話家常，即沒有嚴肅主題，只是閒聊而已。

覺				睡醒了。



錦行障		幻術所使用之障眼器具，用以遮蔽他人視線，不被發覺，類似俗稱之「隱形衣」。

須臾		一會兒。

悒悒		悶悶不樂。

藉				慰勞也。《後漢書》：「所以慰藉之良厚。」

大元		即太元，晉武帝年號（西元三七六至三九六年）。

蘭臺令史		漢代御史府又稱蘭臺寺，本由御史中丞掌之，後置蘭臺令史，為掌書奏之官。後班固任蘭臺令史，受詔撰寫〈光武本紀〉，故史官亦稱蘭臺。

侍中		漢代以侍中為加官，分掌君王之乘輿與服飾，並留止於禁中，不另設官署。

永平三年		東漢明帝年號（西元六○年）。	
	

【欣賞與分析】
				〈三王墓〉首段記干將莫邪為楚王鑄劍三年不成，其後僅交出雌劍，故干將被楚王所殺。

	 	 	 	 次則敘莫邪產下一子赤比，長至年少；同時，楚王也夢見一位眉間廣尺之孩童，意欲向他報仇，此孩同正是赤比。故楚王懸賞千金買赤比
人頭，赤比只好攜雄劍逃亡入山。

	 	 	 	 赤比堅決為父親雪恨，但報仇無門，幸於山中逢「客」，允諾為其報仇，因此赤比不惜割下自己的人頭交客，藉獻頭的機會刺殺楚王；而
客也為了替赤比報仇，不惜犧牲性命，終將楚王殺死。最後三人的頭顱同鍋而煮，同穴而葬。

	 	 	 	 本篇故事雖短但詳略得當，通過「忠」、「孝」、「義」三種人格內涵，表現出我國傳統文化的深度思維，極富人文主義精神。但干將對
於報仇雪恨一事，卻只能期待於莫邪「生子是男」，若所生為女，則似乎即表示報仇無望了。這完全是「重男輕女」觀念的具體呈現，恐怕是
古代社會價值觀中無法逾越的侷限。

	 	 	 	 當干將預見自己終將為楚王所殺，為保妻子與腹中胎兒，故只交出雌劍，並把雄劍的去處藏在謎語中，楚王雖欲得雄劍，但只要謎語一日
無解，則妻與子之生命自可保無虞，此可見干將之遠慮。

	 	 	 	 赤比年歲雖輕，但解出數年難解之謎語，足見其智；為報父仇，甘願自奉頭顱與雄劍給素昧平生之「客」，此舉絕非因為他年紀幼小，不
明人心險惡，而是因為他的膽識，與對客的充分信任，足見其勇。「客」與赤比、楚王之間的仇恨本不相干，但他義無反顧為赤比報仇，誘殺
楚王，甚至犧牲自己，則完整顯現了他「士為知己者死」、守信重諾的高貴人格。也因客之精神，使本故事不致淪為貧乏的報仇意識，而提高
至一種為民除害、捨生取義、犧牲小我的高尚胸懷。

				最後三人同穴而葬，生時切齒成仇，不過成了一鍋面目難辨的肉湯，因此人類為何要不斷製造仇恨與不幸？令人深思。

				〈陽羨書生〉故事描述陽羨許彥道逢一位能入鵝籠中的書生，書生自口中吐物、吐人；而吐出之人亦復能續從口中再吐出人來。在這則故事
中，由鵝籠書生等人口中所吐出的人，象徵內在隱私情欲的揭露，在吐人過程中曝露了私情，凸顯婚外情之「欲」；作者似呼並沒有抱著批判
的態度，整個故事要傳達的是鵝籠書生幻中出幻，這樣令人驚異的故事趣味。但許彥四度曰「善」，對如此欺瞞背叛的行為表現出漠不關心的
態度，卻仍巧妙的傳達作者的不滿與揶揄。

				書生口中吐出女子，而使女子口中吐出的男人，又偷偷吐出一女子來，此揭示了男女間不論在情愛或婚姻間的互不信任。從引文中可得到証
明：

　　「雖與書生結夫妻，而實懷怨。」（書生所吐女人語）

　　「此女雖有情，心亦不盡。」（女人所吐男人語）

〈陽羨書生〉中的書生先吐出銅奩，內有餚饌珍饈；隨後口吐一女。書生醉臥後，此女口吐一男，此男又口吐一婦人。及書生將醒，此女乃吞
回男子，書生再吞回女子。而〈陽羨書生〉中的婦人請許彥不要洩露「外夫」之事，婚外情至此表露無遺。而書生口吐女子，當然也有婚外情
之嫌。但此女與書生雖為「結妻」，卻承認心中「懷怨」，顯見夫妻關係貌合神離。而男子也覺得此女「雖有心，情亦不盡」；則又可見兩人
之間的關係也是同床異夢。

總結而言，〈陽羨書生〉表達的是人內心世界中深沉的欲望，不想為人所知，卻又忍不住吐露出來；不論吐出銅匲、食物或人，均為此內心欲
望的洩露。〈陽羨書生〉故事中書生有炫耀幻術之「欲」、有邀婦共食之「欲」；女子有與男子共臥之「欲」；男子又有與婦人共酌戲談之
「欲」。故〈陽羨書生〉的主題表達得十分清楚，書生的內心世界的複雜也可見一斑。而許彥未曾在此一連串欺瞞背叛的行為中表現應有的公
正態度，並且接受書生所餽贈之銅盤，甚至用以作為其晉官陞階之工具，或者亦可顯見魏晉時代社會風俗的沉淪與冷漠。	

【問題與討論】
一、「誠信」是人際互動中最基本的標準，以此標準檢視〈三王墓〉中各個角色之行徑，可否在本故事的時代性上中發現與現代意義可以
貫通之處？

二、〈三王墓〉之結構完整，其鋪陳故事之層次為何？

三、子曰：「鄉愿，德之賊也。」（《論語‧陽貨》）可否以此語評〈陽羨書生〉中之許彥？為甚麼？

（編著者		劉曼麗）


